
赵磊专访黔西南州彝学会长赵国相

摘要: 人物简介：赵国相，彝族，民国三十一年(壬午•1942年)二月

十三日亥时生于嘎呐。 1952年起先后在猪槽箐、大山小学和兴仁中

学读书。1961年应征入伍,在步兵独立第四十九师第 145团(驻安顺)

服役。1964年考入昆明步 ...

让民族文化之花在坚守中绽放

——黔西南州彝学会长赵国相访谈

时 间：2012年 7月 21日

地 点：阿劳咪(嘎呐)

人 物：黔西南州彝学会长赵国相

人物简介：

赵国相，彝族，民国三十一年(壬午•1942年)二月十三日亥时生于嘎

呐。 1952年起先后在猪槽箐、大山小学和兴仁中学读书。1961年应

征入伍,在步兵独立第四十九师第 145团(驻安顺)服役。1964年考入昆

明步兵学校,学合成军组织指挥。1965年毕业分回 145团司令部任作



训参谋。1969年调 49师司令部作战训练科任参谋;1970年编入并任

陆军第 11军 31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;1974年转业安置在兴义专区人

事局工作员;1975年调兴义地委组织部,先后任秘书、办公室副主

任;1984年考入贵州大学,1986年毕业,回黔西南州委组织部任干部科

长。兴义陆军预备役师司令部作战训练科长;1987年调任州人事局副

局长,预师侦察科长,州武装委员会委员,州政协三届委员会委员,贵州

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;1996年调任州老干部局长,州政协四届委员会委

员,中国未来研究会会员,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

员；2009年起任黔西南州彝学会长。

平生喜好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,尤攻文、史、哲、军事。撰写的人才

学、军事学、历史天文学等文章。获省以上优秀论文奖。

赵磊：三爷爷，好久不见了，您身体还好吧？春节时回来没去兴义看

望您就返回上海上班了。今天在赵军哥结婚之际，我们爷孙俩又欢聚

一堂，借此机会，给您做个访谈。

赵国相：你们长期在外面打拼也很难遇到，借赵军结婚这机会我们聊

聊嘛。

赵 磊：在小野场那次活动是 1991年？英美日国外友人来看彝族姑

娘出嫁舞蹈——阿买期托。

赵国相：早期小野场的跳脚舞活动是 1991年，英美日国外友人过来

旅游，根据他们要求，县里面推荐过去的。我没在场，当时我这里离



远了也不晓得。野场你姑公谢明书当时是村干部，那次活动是由他组

织的。

赵 磊：那时我只有 8、9岁，和我哥哥们到野场去玩，看见六珍姑

姑、芬琴姐们在村口核桃树脚吹木叶，唱山歌等候迎接。现在想想，

这可能是我们当地彝族文化第一次走进国际视野，也为后来的几次活

动在野场顺利开展作了铺垫。

赵国相：是的，当时信息交通等相对闭塞，和外界人士很少有这方面

的交流。

赵 磊：当时活动的相关影视资料不知是否还保存有？

赵国相：这不太清楚了，可以去找他们当时参加的人问问。

赵 磊：关于彝族姑娘出嫁舞——阿买期托，我看过县彝学筹委会主

任杜传坤姐夫写的文章，其中有句形容舞蹈气场的话至今都记得——

“吉测阿哲玛，拿甩阿哲收，挫偷阿哲哈”；意思是脚要抬一样高，

手要甩一样齐，声音要一样响。三爷爷，您有没有做过阿买期托舞蹈

的相关研究？因在现实生活中差不多消失了，他的兴起和衰落分别是

在什么时候？

赵国相：阿买期托舞蹈起源于氏族农耕时期，姑娘出嫁舞是彝族从游

牧民过渡到农耕民后的文艺歌舞；是在近代才逐渐衰落的，解放初期

婚嫁场合都还在跳，大都是老奶奶和嫂子类的在跳。

赵 磊：据说有个不露面的老头子躲在后堂屋唱酒令歌，他每唱完一



段，“阿依依，撒踏撒踏姆…”，姑娘们就跳一段，当跳完一段后便给

来接亲的亲人们敬酒。

赵国相：这个情节我没看过，估计不同地方的彝族会有点差异。

赵 磊：唱的内容只有固定旋律，根据场景现场编词，大致内容为姻

亲相互调侃，夸自己家族的优点等。

赵国相：可能是跳舞的姑娘们都不会唱了，后堂屋唱的老头子相当于

导演，外面的姑娘们就根据他的歌声来指导舞蹈动作。关于“阿买期

托”，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和普及，便于其更好的传承下去。

赵 磊：最有效的传承方法是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起来。我每次回家都

会去找老摩和村干部们聊天，每次谈到这些问题，他们的第一反应就

是钱的问题。

赵国相：这跟钱没多大关系，关键是村民们的意识问题。

赵 磊：若彝族文化要能更好的传承，彝文字也是一大瓶颈，当地懂

彝文的人很少，这对彝族文化的传承是一大障碍。

赵国相：1994年暑假，我请贵州民族大学的柳远超老师到野场小学

教授过两个月的彝文培训。

赵 磊：当时我也去学了，可能是年龄小的缘故，现在都还能背诵课

文，可惜一个彝文都不认识了。

赵国相：要尽量的把彝族文化捡起来，一些民间民俗活动，仪式等用

彝文字记录下来，便于查找传承，交流学习。



赵 磊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社会进步发展产生的新名词，如：电子邮

件、导航仪、手机等，彝族语言文字很难与时俱进。

赵国相：省里有彝语委，他们会做这部分工作。

赵 磊：是什么原因能让 1993年川滇黔桂四省区的彝族年会和第四

届彝族研讨会在野场举办，相对部分彝区而言，这边的条件并不占优

势。

赵国相：川滇黔桂四省区第三届学术研讨会的时候，我们提出申请，

邀请同胞们到我们这边来开一次会，了解下我们这边的彝族风情。当

时我和州税务局长窦家毅都是省彝学会副会长，当年学术会是在兴义

开的，农历十月初一彝族年那天全部一起从兴义出发去野场，当天参

观了彝族舞蹈“阿买期托”、“阿西哩西”、“阿细跳月”等，晚上在野

场吃的彝族年夜饭。黔西南州彝族的聚居地实际上也只有兴仁野场和

晴隆三宝了，其他地方的彝族几乎都被同化得见不到彝迹了。为举办

好这次彝族年活动，当地村民青年还分两个组分别到毕节和云南学习

阿西哩西及阿细跳月，野场文大学带队去的。

赵 磊：我也是那时才学会的敬酒歌—“苏木地伟俄”，后来才知道

这酒歌是从凉山传过来的，由于当时年幼，对活动的印象也仅仅停留

在那些轿车的数量上。我还清楚的记得您当时讲话的其中一句，“高

山彝族水仲家，苗族住在石旮旯”，这和当代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《彝

人之歌》中几句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处，“从大小凉山，到金沙江畔，

从乌蒙山脉，到红河两岸”。吉狄马加表述的是彝族居住概况，您表



述的是彝、布、苗三族的居住概况，同样都是用简洁的话语表述出民

族居住特点。

赵国相：那时条件很有限，能在一个彝族村寨举办那样规模的活动也

不容易。我们这边的彝族文化遗失得多了，没留下彝文、经书方面的

古籍文献，只有少部分岩刻、丹书等。

赵 磊：安顺市普定县的四方山岩壁上有古彝文反字岩刻，是彝族呗

勒阿德家征战前刻下的，翻译成汉字，是以诗经的形势叙述了这个家

族当时的一些情况，我为这岩刻写过一首组诗——《古彝文反字岩》。

当时的普安州彝族土司十二营都没有留下有价值的彝族文献资料

吗？

赵国相：彝族是个诗的民族，包括西南彝志等重要文献翻译成汉字都

是诗经。现在还有些古城墙存在，如倮倮营、阿计营等，但要想进一

步探索就比较难。古老的东西虽然不先进了，但很珍贵，它可以反应

出过去的社会现状。

赵 磊：我写的只是表象文化，因目前我对彝族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，

无法深入。全球一体化是趋势，但我们应该传承好自己力所能及的，

让后来的彝裔有根可寻，有证可考。

赵国相：彝族文化博大精深，古典文献卷帙浩繁，人们很难做到对彝

族文化专、全、精的全面掌握。

赵 磊：凉山彝族叙事诗《妈妈的女儿》，表达了彝族包办婚姻的残

酷过程和凄惨的结局，其叙事表达方式与黔西南州的彝族民间活动，



“请刷把神”中的部分唱词似同，彝族各支系是否都有类似的文化迹

象？

赵国相：彝族民间活动“七姊妹”和“刷把神”，云贵川彝族都有类

似的活动，以前几次彝学会都有讨论过，都具有共性和普遍性。

赵 磊：听凉山的彝族歌曲，感觉旋律很优美，可惜听不懂唱的是什

么内容，有时让吉伍五加翻译成汉语后，感觉又比较苍白，表达不出

彝族文化的厚重感。

赵国相：彝族除了六大方言外，还有很多小支系土语，刚开始可能听

不懂，但部分词语是同样的读音，条件方便的只需要对几个词语就知

道了，例如：板(碗)、阿竹(筷子) 、竹煮(吃饭)、礼汝 (牛) 、姆(马)、

起(狗)。

赵 磊：日本对凉山彝族地区扶持力度很大，他们在凉山州民中办有

日文培训班，两年一届，招大中专毕业生，结业后推荐到国内日本企

业上班。老师也是从日本过来的，据说他们的工资都是日本发，就像

义工样。还有些专门救济艾滋病、毒品等遗留问题的公益机构。

赵国相：日本的工资高，中国也发不起，这是扶贫性质。从新闻上看

到是说那边的艾滋病和毒品问题比较泛滥。

赵 磊：现在农村彝族婚礼都比较简单，也很少按照传统风俗办喜事

了。

赵国相：听说现在婚礼都简单得很，就是亲朋好友聚会，吃饭喝酒，



舅舅方来给做个简单的仪式就结束了。

赵 磊：我结婚时舅舅们也是当天才来，吃午饭后便给我背红，下午

吃过饭玩会儿就回去了。

赵国相：就彝族风俗而言是舅舅家为大。

赵 磊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一切从简的当今，很多带有彝族烙印的

文化痕迹渐渐被抹去。那么除了户口簿外，怎么证明彝族人的身份？

赵国相：语言、文字、服饰等是一个民族的显著特征，我们能够继承

下去就很好了。针对远离彝区的彝族人而言，坚守住根的同时亦坚守

住了文化，像你们在上海都还组织彝族年、火把节就是很好的传承方

式。

赵 磊：2006年我曾给州、县教委、乡辅导站、野场学校写过建议

书，建议他们在野场学校开设彝文课，让彝族文字走进教室，从而普

及开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知是否有进展。

赵国相：彝文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字，起于结绳记事和刻划符号之后，

止于象形文和甲骨文之前。当今，除个别老年毕摩和专业学者懂之外，

其余懂的人很少，故双语教学很难展开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彝族文字

断层，消失是不可避免的。民族文化的共识性是相同的﹑互相学习﹑

互相补充﹑共同发展﹑这是人类生存﹑发展﹑提高的规律，必须遵

循。

听说野场学校近几年的体育课都用来教彝族文化方面的知识，比如跳



“阿买期托”之类的，这对彝族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。至

于开设彝文课，这个要牵涉很多问题，比如教师、教材等，应该还没

实施。不管任何事情，总得有一部分人先站起来，才会有后面的成功。

赵 磊：2003年我曾在贵州都市报上看到野场彝族风情节开发的立

项报道，截至今近十年时间了，似乎还没有一点动静。我曾和地方相

关人员聊过多次，他们都说因资金不到位而搁浅。回头试问我们自己，

已经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有所改善？

赵国相：今年的多彩贵州杯野场的参赛节目——“阿买期托”获奖后，

相关部门也比较重视，又值兴仁县彝学会成立之年，有关部门已批款

两百多万元作为危房改造和相关旅游项目设施的建设，大山的老乡政

府所驻地陈氏庄园也在修缮中，大山的陈氏庄园和野场的彝族风情村

及九盘马马岩电站，老大山片区的三个风景点形成一条旅游线，在农

历十月初一彝族年前竣工。毕摩文化是野场彝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体

现，以及村民们的语言、服饰、民俗活动等都是一大民族特色。

赵 磊：以前老摩超度都能做 3~5天，现在只做一会儿就完成了，这

也是彝族被同化的表现之一。搬上银屏的阿买期托，为了达到所谓的

现代舞台效果，编排的时候会改编部分动作，甚至以扭曲彝族文化为

代价，很难还原阿买期托的真实性。

赵国相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，外来主流文化的不断冲击，很多不能

与时俱进的民族文化也随之渐渐消失。

赵 磊：刚才和方家荣老表还聊到今年野场的阿买期托虽然在多彩贵



州杯拿到铜奖，但实质上远远没有把参赛节目换成刷把神或者七姊妹

等的意义大。因为前几年晴隆三宝就已经将阿买期托舞蹈在多彩贵州

杯的舞台上拿过银奖。原因其一：已经走在三宝的后面，很难出新意；

其二：倡导民族文化活动多元化，突出彝族文艺节目的丰富性，多挖

掘整理些彝族文化内容。

赵国相：有争论是好事，多挖掘整理出来，运用文艺节目的形势呈现

给大家，这样也容易被人们接纳。我们小时候也请过“七姊妹”、“刷

把神”，请七姊妹通常是在正月间，两个扮饰仙女的女生座在中间，

边上围一圈人连续唱词，“正月正，茅草灯，请我七娘娘来唱

灯、、、、、、”，直唱到她们的“神”来为止。“神”来后，她们两个就手

牵手边跳边唱苦竹娘，苦竹娘的内容大致和你刚才说凉山的叙事诗

《妈妈的女儿》里内容似同，反应出彝族姑娘出嫁后对父母亲人的思

念之情。

请刷把神通常是在农历七月半，用茅草扎个像人似的道具，一个女孩

双手拿着它在地上跳，边上围一圈人连续唱词，“刷把神，瓢儿神，

请你下来显威灵，显得真，是真神，显不真，笑死人，前头笑死张果

老，后头笑死吕洞宾、、、、、、”。当“神”被请来后，人们便可以问他

问题，它都会一一回答。这活动反应出当时彝族人民生活贫困，物质

匮乏，人们对一种似乎遥不可及的生活追求和精神诉求。

赵 磊：我们小时候也玩过这些活动。去年春节在野场甘老摩家做访

谈的时候问过杜传坤姐夫，他说这些民俗文化的来龙去脉暂无证可



考，应列为巫神迷信类活动。

赵国相：这应为一种文化现象，不能归纳为巫神类，这些民俗文化覆

盖了天文，历法等知识。现在的人都喜欢乱戴帽子，比如老外冠以“阿

买期托”为东方踢踏舞，认为什么都是外国先进，当然一方面也是为

了使外界人士便于了解吧。

赵 磊：用汉语的音来表彝语的音，这是彝民族现实生活中的一大悲

哀，很多时候很有局限，如七那(粑粑)，用汉语读出来是不是很别扭

吧？

赵国相：从语言学上分析，彝族文字和汉文是同宗异系。彝族始于氏

族社会时期，西慕遮是从西北往西南迁徙的第一个首领，在夏朝前。

赵 磊：我在南方周末上看过凉山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教授的文论，关

于三星堆的甲骨文、蝌蚪文，他推论出彝族文字是夏朝的官方文，彝

族人是夏朝的统治者。

赵国相：在元朝明朝这两个朝代，西南地区的统治者都是彝族人，彝

族是个古老的统治民族。在清朝前才被满族统治，满族用满文统治不

了中国，后来才改用汉文，重用汉族人才，才统治下来的。彝族文化

的繁荣在元朝是最鼎盛的时期，彝文字比汉族文字要早，甚至比甲骨

文还要早。

赵 磊：日本的文字和彝文据说可以直译。

赵国相：日本人是彝族人分支出去的，带得有文字出去，所以现在能



直译。

赵 磊：彝族六大方言，六大支系，历史上文字是否统一？凉山上世

纪 80年代规范过彝文字，较当今彝族文化层面宏观而言，他们算是

彝族文化的主流支柱。却把八千多个老彝文字规范得只有八百多个

字；红河去年也规范了彝文，用汉语拼音来表彝族文字，很多人都在

谴责。综上述种种原因，有必要把彝族文字统一起来，这样才更能增

强民族文化整体认同感，也便于弘扬和传承。

赵国相：以前有讨论过，贵州彝族龙志毅、禄文斌，他们说彝族落后

主要是在经济方面，所以当时彝学会的主要内容也是讨论发展彝族地

方经济为主。现在似乎有所改变，我在报纸上看要发展文化了，国家

提倡搞文化大国。

赵 磊：禄志明副省长的访谈——抓住文化强国战略的好时机，谈的

也是这方面的内容。这几年国家还陆续在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

作。

赵国相：他们可能从《奢香夫人》这件事情上尝到了甜头。

赵 磊：奢香夫人电视剧最先在哈尔滨卫视播放的时候是 30节，在

央视播放就只有 29节了。

赵国相：文化厅审查时立场不一样。关于欧阳黔森的《奢香夫人》剧

本，以前我参与过三次审稿会，现在有很多人的名字都被删掉了，谌

贻琴女副省长还是顾问。我还记得当时的发言：“奢香文化的特点是

拥护朝廷，反内讧，讲团结的民族首领”。



赵 磊：几年前看过你的文论《试从彝文角度解读三星堆文化之谜》，

你有在其他地方发表过吗？

赵国相：始初报四川省彝学会一份。后在贵州省黔西南州社科联刊物

上发表，获评奖金三千元。

赵 磊：现在用彝族姓氏的或许只有北部方言区了，因为他们的历史

地域概况要特殊些，近期虽然其他区域的很多人开始使用彝族姓名，

但那也只是少部分有母族文化自觉的人。

赵国相：这是好事，说明有文化觉醒的族人越来越多了，当然也不排

除部分人是为了追求“时髦”。

赵 磊：三爷爷的《黔西南州彝族志》一书出版准备得怎么样了？兴

义周边好像有个叫鲁布革的彝族村寨？记得你们在那里举办过活动。

赵国相：已经讨论会审了，我把草稿给方家荣，他帮我输入电脑的，

大体内容为介绍黔西南州彝族的基本情况。鲁布革的彝族是从云南迁

徙过来的，基本都汉化了，连彝族服饰都没有了，仅有少数人会说彝

族话。你去上海这么些年发展得怎么样了？

赵 磊：我起点低，背景也不好，一个人在外打拼也不容易。现在国

内地产行业排名前十的一家上市公司做室内设计师，业余时间在同济

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读本科。

赵国相：你给我的印象和以前大不一样了，走出去了眼光看得宽些。

赵 磊：在上海参与彝族活动，因各地彝族人都有，相互交流多了，



对各区域彝族概况都了解一二。他们大多数都是较好的院校毕业后过

去打拼的，发展得好的也比较多，也有从地方国家机关单位辞职过去

发展的。

赵国相：你在上海的一个攀枝花籍的彝族朋友，他爸爸几年前给我打

过电话，当时想不起了，以为是某次一起开会认识的，他比较健谈。

赵 磊：由于历史原因，朋友的父亲出来二十多年后才回老家认亲戚，

还把他们学校的书记带上，他们也是属于比较有故事的人。

赵国相：黑白彝论在毕节和凉山还比较风行，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，

不应该分了。

赵 磊：相互之间还有隔阂，很少通婚。我个人觉得，从文化传承的

完整性方面考虑可以分，但在大是大非上应以大局为重。

赵国相：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毕竟是经过几千年文化沉淀的产物，这观

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。

赵 磊：我们那氏谱支系和武定、禄劝等地部分同胞能通话，到他们

家去玩可以用那氏谱话交流。盘县作为贵州彝族大县，汉化程度也比

较严重，听说淤泥河彝族乡的彝族文化保留得相对较好，就是柳远超

老师他们老家。

赵国相：我们都属于东部方言盘县次方言，那氏谱土语系，你有机会

多和他们交流，这对了解彝族文化有帮助。

赵 磊：我在孔夫子二手书网站上买到几本西南彝志，但不全，也很



难看懂，左边是古彝文，中间是音译，右边是意译。

赵国相：现在很难买到这些书了，记性不好要多看几次，可以当成工

具书查询。

赵 磊：在西南彝志上也有雅姆姓氏，我们家谱上写的是雅补凯西，

翻译成汉语是鸡罩的意思。

赵国相：雅补的意译即是关鸡的鸡罩，赵朗罩，也叫雅波的，属于方

言土语。族谱整理是一件长期﹑艰苦﹑细致的工作；有必要开一次家

族会商议，继续完善，使之更好的传承下去。

结束语：“当一颗流星坠落，当一颗松树被砍了，当一盏油灯灭了，

人们才开始失落、、、、、、”，每次聆听山鹰组合《残缺的歌谣》，都会让

自己沉沦很久。是什么使我们跟不上先辈的足迹，坚守不住残缺的故

土，逃离两千多公里的航程，远离彝区在上海打拼的自己常常感到力

不从心？随着一个个熟悉的事物消失，新陈代谢的主流文化冲击，我

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迷失自己、、、、、、。

在物欲横流的年代，如何左右自己，以及自身的社会形态。在每

个宁静的夜晚，让自己的思绪在祖先回归的路上飘扬。




